
提到《与狼共舞》，想必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都会是那部曾在1990年一举拿下七座奥斯卡
奖的经典电影。而至于小说，兴许很多人都会认
为那只不过是在电影成名之后，而跟风出版的同
名电影小说罢了。但事实上，顺序却是相反的：是
小说拯救了电影，成就了一部奥斯卡经典之作。
最近,《与狼共舞》的中文版小说出版。
作者迈克尔·布莱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在当时将《与狼共舞》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纯粹是
万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它本该以电影剧本的
形式卖给某个制片商，并即刻投入拍摄。然而，这
部被贴上“西部片”标签的作品却遭遇了无人问
津的困窘。
就在迈克尔决定放弃之时，他的朋友给了他

一个建议：不如先将作品改编成小说出版，赢得
一定的市场注目，为拍成电影增加机会。孤注一
掷的迈克尔采纳了好友的意见，他用了九个月的
时间写成了小说出版，结果真的引起了销售热
潮，并顺利带动了电影的拍摄。
终于，电影《与狼共舞》于1990年一举拿下

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七座奥斯卡小金人。而
曾经给予迈克尔建议的那位好友也因此被世人
熟知，他就是《与狼共舞》的导演，同时亦是邓巴
中尉的扮演者———凯文·科斯特纳。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小说所创造的一次

奇迹。
如果说电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西部电

影”，那么小说文本，则更具有与电影不同的价
值，这是关乎“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互动”
的英雄主义式的小说，是城市里的人可以藏在案
头、用以亲近大自然的一本梦想之书。
《与狼共舞》适合《瓦尔登湖》的爱好者，它很

迅速地进入了一个《鲁滨孙漂流记》的情境，而从

头至尾，它都跳动着一颗杰克·伦敦般坚强的心。
它的结尾，是一个崇高的悲喜剧，“与狼共舞”虽
然经由印第安人而获救，作为“个体”自由自在地
生活在草原上。但显然，就像作者本人所描述的
那样：“他们的时代正在消化，并将迅速地一去不
返。”
“这是一个颇能勾起人伤感情绪的故事。这

并非是故事的基调过于悲壮，恰恰相反的是，它
太过美好，那充满灵性如仙境一般的自然世界令
人向往。神秘的、充满灵性的原始森林，宁静忽然
被打破，就在一瞬间，被现代工业摧枯拉朽。也正
是因为这一点，《与狼共舞》虽然写作于二十多年
前，但是它可能更适合生长在当代中国，适合在
环保意识初萌生、爱好大自然的人越来越多的当
下。”迈克尔说。
对于作者迈克尔·布莱克来说，创作《与狼共

舞》除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之外，更多的还在于
一份厚重的历史职责。正如他告诉记者，“我阅读
的美洲土著人的历史，通常这些历史研究是令人
悲伤的，内容无外乎种族灭绝、我们祖先以扩张
之名犯下的文化灭绝罪，以及如今由我们组成的
‘未来的几代人’。伟大的马背上的文明及其民族
就这样被践踏，一念及此行造成的损失，我就感
到无比悲痛。这个粗犷的民族拥有的是完美的生
活：与天空、大地、平原融为一体；社群尊重并爱
护其中的成员，家庭关系紧密。而这些，大部分都
已遭破坏，不仅如此，所剩无几的零星碎片也被
圈在了荒凉的保留地内，与世隔绝。”
对于布莱克来说，书写这样的故事，还意味

着是一种赎罪，同时也是作者呼吁社会正视这段
美国历史的一种鲜明态度。兴许，对于迈克尔来
说，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真正价值并不
在于畅销或是得奖，而是在于可以打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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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周五，薄暮时分，五角场文人
小聚于同济大学，无商家赞助，无媒
体观摩，无美女凑趣，惟邀二三同
好，共度良宵，届时每人取得意之作
片段，当众朗读。此固一时之雅，可
效金谷游宴，可追兰亭修禊也。不才
无力搦管，叨陪末座，推作司仪，列
述四家文学行状。
海力洪。我们都叫他老海，但老

海不老，倒退十年，在广西文坛，在
“南京青年作家群”，他的流淌着回
民血液的汉语作家的身姿非常年
轻。他现在正处于一个难熬的蛰伏
研习期，这是有实力的作家值得我
们殷殷期待的富有包孕的时刻。
谈峥，笔名谈瀛洲。我不知道他

为何要取这个笔名，但他的随笔、历
史剧和中、短、长篇小说的世界图
景，绝不可以用一般“海客”所喜欢
的“烟波浩茫信难求”来形容。他探
索深度的心里隐情，形诸文字，却十
分讲究意义的明晰和逻辑的坚凿。
谈瀛洲的语速一如他的步履，常常
显出几分迟缓和笨重，但他的笔调
永远轻妙无比，永远清澈明净。在日
益错乱模糊的中国文学语言的版图
上，谈氏之风，块然孤立，有目共睹。
王宏图。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

文学上的苦吟派。促使他苦吟不已
的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比较文学教
授，拥有太多中外文学知识，由此造
成了远超常人的“影响的焦虑”，驱
使他几乎在每一句话里都要追求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且至
今仍在追求中，以至于他绝不放过
在任何一个名词之前叠加尽可能多
的形容词，在任何一个动词前面叠
加尽可能多的状语。他的上海三部
曲长篇，目前正静静地等待时间的
检阅。他的关键词是“氤氲”。每次合
上他的书，不错啊，我都会感觉到，
有一股氤氲之气从书中“飘逸而
出”，执拗地要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荡
漾。
张永胜，笔名张生。如今，笔名

覆盖了本名，这就是他在文学上业
已取得成功的标志之一。他精力旺
盛，像老托尔斯泰一样产量惊人，多
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多部系列长篇使
他荣登“青年老作家”行列。谈话中，
他习惯将向前伸出的食指弯成一个
小小的问号，这时候，滔滔不绝的倾
诉会静默片刻，小小的食指的问号
仿佛因此无端地被放大，鼓励你回
答这个问号所暗示的某个或许只有
他本人才能回答的问题。
他的笔名固然跟古代那个尽人

皆知的香艳故事有关，但他用这个
笔名发表的所有小说，都与香艳或
肉欲绝无关系。这里面或许也隐含
着某种隐秘，轻易破解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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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和你预想中的一样吗#

迈克尔$它抓住了我作品的精髓。很多好莱坞的作
家出席自己影片的放映会，出来的时候还在怀疑是不
是走错了场。这样来看，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做梦也没
想到会这样。
写这本书时%你做了很多阅读吗#

迈克尔$我阅读，是因为我对自己国家在那段时期
的历史感到好奇。我很震惊，也很心碎，可我还是忍不
住要读。我从来都没想到，原来耻辱与误解会根植得如
此之深。过了很多年后，我的感情越发浓烈，最终，我自
己的故事开始成形。故事渐渐发展，到后来，我觉得自
己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了。是凯文·科斯特纳第一个建议
我写本书，他执意让我动笔，最后也是他帮我把书送到
了出版人的手中。
电影和小说的结局的意味很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

样呢#

迈克尔$我喜欢小说的结局，我选对了。对于电影
的结局，我认为凯文也做了正确的选择。
人们很容易忘记，电影在艺术的世界中自有其特

殊的位置。正因如此，电影才和其他的艺术产品有着天
壤之别。
其中一点就是电影的制作过程需要大家的通力合

作。一起工作的人中，很多都相当有创意，他们观点鲜
明，必须得到重视。我为电影写了六种结局，每一种我
都觉得非常有力。最后决定用哪个结局，完全是凯文来
决定，而对于他的选择，我无比尊重。而我也同样尊重
《与狼共舞》作为一个艺术个体所成就的一切。对我来
说，艺术真正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
《与狼共舞》做到了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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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影写了 !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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